
金婚五十年
□ 孙士琪

回忆五十年前的“老年

庚”，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

天，也是最幸福的一天，因为

我结婚了……

那时正值大跃进、三面红

旗、人民公社化，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物

资供应十分困难，计划经济的市场供应全靠计

划，粮、棉、油、糖、烟、酒、鸡、鸭、鹅、肉、布、豆

腐、火柴、自行车等等一律凭票购买。一个城镇

的粮食供应：成年人每月供应24斤粮食计划

（还要扣掉一斤“自愿”上交的光荣粮），一个小

孩7斤，大小孩只有13斤。粮食是绝对不够吃

的，为糊口只好用青菜、地瓜、胡萝卜和挖野菜

充饥渡难关。

就我家而言，做饭也只能按计划称米下

锅，再加些蔬菜和山芋、野菜煮上一锅，菜多米

少的烂糊糊的“饭”，一家有几个人，锅台上就

放几个人的碗，饭一好，奶奶就连饭带锅巴也

用锅铲子铲下来，平均分配到各人的碗中分着

吃。先小孩后大人，一家人将就着吃，锅底见

天，恨不能把锅吃掉，填饱肚子。奶奶舍不得爸

妈的身体，因为他们是一家主要劳力，靠他们

的劳动来养活全家，想多分给他们，可爸妈

说：我们克服些，这些小孩正长身体，不能受

伤。我就是在这年结的婚。日

子就是腊月廿四———老年庚

（高邮的旧风俗称呼），也是结

婚的好日子。

老年庚，一个极好的、也

很隆重吉祥的风俗日子———送灶王爷上天。这

天家家户户请灶王爷喝酒吃饭，请灶王爷上天

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所以再穷苦的人家都会

多少准备些供品。因为这天各家都送灶，自然

不用请亲朋好友，说到底就是没钱办喜酒。但

结婚请媒人吃酒是绝对应该的，我们一大家人

加上二位媒人，挤上一桌吃顿饭就算结过婚

了。婚床是父母用过的旧床（子孙床），穿在外

面的加棉袄褂子和内衣是新的，两条被子和两

条枕头巾是新的（娘家的陪嫁）。红双喜窗花就

是结婚的标志。风雨五十年来，我们勤恳工作，

勤俭持家。如今已子孙满堂，生活安定，携手共

进。没有像样的结婚排场，没有像样的订情物，

金婚五十年了，依然白头到老……

现在比过去好了不知多少倍，将来会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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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飞翔
!

杨国华

我心飞翔，

飞向远方，

远方有个令我心迷的姑娘。

她像迎春花，

她像秋海棠。

啊，迎春花，迎春花，

笑洒枝头春意闹，

乐与千卉共芬芳。

啊，秋海棠，秋海棠，

清韵绵绵壮秋怀，

不具幽情怎闻香？

我心飞翔，我心飞翔，

飞向远方，

远方有个令我心迷的姑娘。

我心飞翔，

飞向远方，

远方有个令我痴情的姑娘。

她像红宝石，

她像蓝月亮。

啊，红宝石，红宝石，

娇隐深山默无闻，

一经雕琢世无双。

啊，蓝月亮，蓝月亮

月光如水波荡漾，

月容如梦牵心肠。

我心飞翔，我心飞翔，

飞向远方，

远方有个令我痴情的姑娘。

三转一响
!

张纯玉

“老嫂子一大清早打扮得刷

刷刮刮的，头梳理得翘翘正正的，

提着个菜篮子，还放着几包茶食，

急急忙忙上哪儿去呀？”这是张大

妈问到李大嫂。李大嫂答道：“哎

哟喂，实不想瞒，说出来不怕你笑话的，还不是

为了家里的老儿子结婚的事嘛，上次选了个好

日子，请几个媒人上未来儿媳妇的家门一趟，

因彩礼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搁下来一段

日子了，这不今天是个双日子，想再请媒人替

我们去说说。”

李大嫂一开口嘴就刹不住了，索性搬张凳

子坐下来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心放在中间，凭

良心说话，上回亲家公和他的女儿倒蛮好说话

的，让我们把土坯茅草屋翻一翻，把旧家具刷

刷新，稍添点日常生活用品（脸盆、脚盆、洗漱

用具、梳子、梳头油、圆镜子、擦脸用的白雀油）

就行了，至于几大件日后根据条件再说，可我

那位亲家母是个活蜡烛，真是高邮人不要刁，

一个馒头搭块糕，就是她有点打坝头，死活不

依，说时代不同了，提出来要什么什么的三转

一响（脚踏车、缝纫机、手表、半导体收音机），

那些东西转能转出饭来，响能响出钱来？再说

了，那几样东西除了收音机能买到，其它的要

凭计划供应，莫说现时买不起，就是买得起，上

哪儿去找熟人开后门，这不是让人为难嘛。你

张大妈晓得的，我和我那口子辛辛苦苦大半辈

子，还不是为了儿女嘛。我们两家做邻居没有

二十年，要有十大几年了，咱们家什么大小事

都瞒不过你，为了了却最后一桩小儿子结婚事

操碎了心。去年寒里天，请茅匠师傅把三间旧

土坯茅草房重新翻了翻，三间墙根基改为用碎

砖头垒的，要有一尺高，房梁原来是搁梁搁柱，

都改换成水泥钢筋浇铸起来的排山，室内墙壁

全用石灰水刷的，白白净净的，新娘子房是请

专人布置的，大床靠内墙周围用旧报纸和画报

贴的，吊顶是用一块一块芦苇席子拼搭起来

的，芦苇席子下面又是用花纸一层一层糊的，

大床踏板、放衣服的木头箱子全用波其漆把里

外刷了一遍，马桶是请木匠师傅

新箍的。为了娶儿媳，我们老俩口

省吃俭用，身边仅有的钱全花光

了，还欠人家一屁股债，几年了没

有添一件新衣裳。去年我老伴过

整六十岁生日，都没有给他热闹一下，吃一次

六大碗,他父母就他这么一根独苗，当日我就给

他下了一碗长寿面，糊踏了一下，看他吃在嘴

里，疼在我心里，人生能有几个六十岁过，提起

这事我心里就如刀绞，这辈子算我欠他的。

想当初，我和我那口子结婚时，什么家当

都没有，临时搭建了一间土坯茅草屋，地当床，

锅当碗，入洞房当日我们连一套装新的衣服都

没有，咳，不该在你面前提那伤心的事，那年代

就是那样。

张大妈听她一番表述，立马当场拍着胸脯

说道，这事包在我身上，过两日我带你们家请

的几个媒人,去你们亲家门上再去说说，顶多买

台收音机，把大家伙面子关关，自行车、手表、

缝纫机随潮流发展是需要，等以后日子好过

了，有条件你们再给儿媳补上。

过了几日，张大妈领着几个媒人又来到未

过门的那位姑娘家，说明来意后，经过一番交

谈，姑娘的父母一看，把董潭村里一位有名的

“和事佬”都请来了，他们心想不看婆面，也要

看佛面，水也有个面子，看来是别无选择，棉花

店关门不弹（谈）了，只等花船迎娶。

凡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段酸

心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因生活在那特殊的

年代，为了儿女终身大事，谁家都愿办得体面

完美些，而当时的生活条件就是那样，只能解

温饱，想办三转一响，只能是心有余力不足。随

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人们的

各种需求欲望也越来越高，由原来的三转一

响，发展到外加二十四条腿（挂衣柜、五斗橱、

写字台、书柜、灯柜、马桶柜），再发展到如今，

结婚要有一套房，金银首饰少不了，迎娶新娘

汽车接，高朋客人坐满堂。愿美好的日子万年

长！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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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龙

去年腊月二十左右，在上海打

工的表弟打电话给我说，他家的新

房子建好了，正月初三进宅，请我们

全家去吃酒。临了还补充一句，“大

哥，你们初二就来，房子宽敞，好

住。”

这位表弟与我的关系非同寻常，他很小的时候，

舅妈就离家出走，另嫁他人，上小学就跟在我后面，

直到初中毕业，感情还是挺深的，有这样的喜事，我

当然要去。

大年三十到家，刚落座，妈就问我，长专（表弟的

名字）打电话给你了吗？

我说，打了。

我接着问妈：妈，您去吗？

妈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而是对我讲了一段

故事。

某一年春上的一天，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妈妈只

身一人撑了一条小船到外婆家，我家离外婆家，走水

路，至少也有四十里，其间还有十里八里是荒无人烟

的草荡。撑到外婆家，不知是晚上什么时间，总之外

公外婆已经睡觉了。外公惊问，大姑娘，你这么晚家

来做什么？外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也着急得不行，

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妈说，没得什么大事，家里春

头上，粮不够吃了。外公这才缓了一口气，又责怪道，

这点事，用不着来，带个信，我让人送过去，一个人撑

船多险啊。外婆眼含热泪地直怨妈心太雄，不该一个

人行夜路。

妈讲完，长长地“哎”了一声。

这样的故事，妈妈讲得多了。我懂得妈讲这段故

事的用意，随即便说，妈，您和爸一同去吧。

本来，我确实不准备让爸妈去，理由有两条，一

是爸妈都是九十岁的老人，经不住折腾，二是爸妈去

年春节后，不知道为什么事，到舅舅家住了两宿，结

果爸爸感冒了，清水鼻涕淌了十多天，还要服侍妈

妈，妈妈由感冒并发肺炎，最严重的时候，从腹腔里

抽出一公斤积水，整整医治了半年才康复。我来去奔

波不说，花钱多少也不说，仅病痛的折磨就够爸妈受

的。那段时间我真为妈妈担心，一看到村医生的电

话，我的心就提得高高的。

初三一大早，爸妈就起床收拾了。妈的娘家有一

位胞弟，还有几个侄男侄女，哪家带什么礼，安排得

妥妥当当。

我们吃了早饭，就驱车向舅舅家走。妈那天穿了

一件红底暗花棉袄，映衬着满头银发，越发温馨慈

祥。我女儿拿奶奶开起玩笑来，奶奶今天回娘家，特

地穿了新衣服，真漂亮！妈妈笑眯眯地瞅了我女儿一

眼。

那天下着小雨，车开得慢。妈显然有点着急了，

几次问到哪块啦。其实，也就是四五十分钟就到舅舅

家了。

舅舅全家已经迎候在门前。

妈妈在舅舅的搀扶下，顾不得喝口茶，就楼上楼

下地左看右瞧，脸上一直荡漾着笑容。

舅舅的房子建得真好，不仅大，占地五百多平方

米，建筑面积三层四百多平方米，一

楼大厅摆十张圆桌都宽宽大大的，

而且很典雅，外观有点类似于哥特

式，尖顶红瓦，银灰色墙面。

表弟说，这是从上海郊区一户

人家要来的图纸，自己改改画画，没有请人设计。

去年几次回家，妈都告诉我，舅舅砌新房子了，

原打算去看看，后来怎么就一次挨一次地拖掉了，面

对舅舅还真有点尴尬。

站在舅舅家的新居前，我感叹变化太大了。

记得五年前，也是正月初三，我陪爸妈为舅舅贺

七十大寿。那时，舅舅家的住房实在太差了，不仅小，

是老式三间五架梁，堂屋里放四张八仙桌，就无法走

人，而且破旧，墙壁没有粉刷，灰巴拉稀的，也没有像

样的家俱。与邻居的住房条件比起来差了一大截，我

在心里埋怨表弟没出息，不懂事。妈妈的表情也不好

看，但谁也说不出口。

这才短短五年，就判若云泥，能不使妈激动高兴

吗。

舅舅告诉我们，这五年，小俩口吃苦了，表弟打了

两份工，日夜干，表弟媳自己开了个小店，不打麻将也

不休息。舅舅骄傲地说，已经用了四十万，一分钱没有

借，还有些地方没有装饰，还有点用具没有添，等他们

年底赚了钱再说。

我们听了为舅舅高兴，也为表弟高兴。表弟在上

海打工十年多，一开始赚的钱少，日进日消，没有余

钱，后来赚钱多了，玩心重，手脚大，一年下来也余不

了多少钱。不知是什么力量使表弟发生了脱胎换骨

的变化，不贪玩了，又会过日子了。

我们吃了午饭就回家了，妈妈依依不舍地告别

舅舅和送行的娘家人。妈妈说，岁数大了，来一回少

一回了。舅舅说，姐姐，新年打头的，不要瞎说，你和

姐夫会长命百岁的。妈妈笑笑。

当然，亲戚里也有人认为，花这么多钱砌这么个

房子在乡下，不值得。我不以为然，只要舅舅表弟乐

意这么做，就是最大的值得。你看我舅舅的精神多

好，七十五岁，忙碌了整整一年，但红光满

面，腰杆挺直，这还不值得吗？

回家的路上，妈妈不停地说舅舅不简

单，不容易，一个人在家里，忙内忙外，跑上

跑下，竟然把这么个房子砌起来了。夸表弟

有出息了，一大堆钱，没有借一分，都是自

己苦出来的。

自我记事起，陪妈回娘家的次数多得

数不清了。我感到，妈每次都为娘家的点点

新的变化而兴奋，每次都能从娘家的喜事

中得到快乐。

妈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外公外婆

过去对我们家的支持太多了，因此，妈始终

对娘家抱有感恩，都想方设法地予以回报。

用妈的话说，没有钱要有心，钱不到人要

到。

你说，如果今年不让妈去舅舅家能行

吗？说不定，妈会急出病来。

母亲的天空
!

陈 祥

多情的诗篇

我曾经那么轻易地写给天空

给大海 给春天 给鲜花

甚至一株小草

清词丽句 也曾孤芳自赏

可是今天，所有的文字都失去重量

———因为您，亲爱的母亲

我想为您写首歌

用熟悉的方式铺开稿纸

浓墨重彩 华丽词藻 是那么稚嫩肤浅

苍白的语言怎敢轻易抒写

生花的妙笔已失眠整整一个冬季

亲爱的母亲，可是今天您八十华诞

亲朋满座 春意盎然

即使我用沙哑的声音

也要为您歌唱 为您祝福

在那清贫的年代

您柔弱的双肩担负太多的期盼

睡梦里依稀响起您清脆的算盘声

您是令人钦佩的孔子后裔

公社的财务，有声有色 井井有条

您带领一帮儿女打芦席 摇草绳

披星戴月 勤工俭学搞副业

还有那养蚕的日子，守候的疲惫和惊喜

如今童话般透明闪亮

艰苦奋发的生活成为一生的珍藏

读书无用的喧嚣声中

您质朴的教诲

让家始终有一张安静的书桌

绵绵书香 薪火相传

伴随我们一路春风

母亲的心是最敏感的温度计

成长的疼痛 十指连心 您温柔抚慰

风雨人生不经意间您播下仁爱、欢乐的种子

即使天空阴霾 也有一缕阳光穿过

我们永远走不出您温暖的视线

您回回打电话“回家吃饭”

厨房灶头 忙里忙外 顾你顾他

天下再好的盛宴 比不上母亲的一顿午餐

您是亲友身旁的热心人

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

您开启了一扇扇明亮的心窗

无论是雪中送炭 还是锦上添花

您使亲人更亲 您使朋友更真

您开朗开明 您坚强善良

您似皓皓明月 您似厚重大地

母亲是一种高度

母亲是一面镜子

母亲是一种正能量

欢乐年华 皆由您笑容绽放

满头白发 生长着母爱的荣耀

因为您，亲爱的母亲

今天我仍想给天空给大海给春天给鲜花

甚至一株小草写一首歌

———因为母亲就是我们的天空

就是我们的大海

就是我们永远的春天

而我们是盛开在父母心田最灿烂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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